
“标出性”的研究，在语言学中已经有很长的历
史。赵毅衡借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文化符号学中一
些有着相似特点的文化现象。他指出：“标出性是普
遍存在的，而且处于文化的动力性演变过程之中。
在艺术中，标出性起的作用更为复杂，但是可以为

理解现代艺术美学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语言学
中，标出性被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
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而标出项的两个显著的特
征为：标出项总是比未标出项组成复杂；对立的两

个语言现象之间，不对称是普遍的。这个概念对应在
文化研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文化研究中，我

们无法采用语言学相对科学的实证性方法，但我们

仍然可以发现，在千头万绪的文化现象中，存在很多

显著的二元对立情况，这些二元对立的现象又有一

些共同的特点，即“文化范畴的二元对立之间，有大
量非此非彼的情景靠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在
文化的二元对立中，亚文化就是主流文化的标出

项，对于主流文化，它就具有“标出性”。在此，笔者
借用赵毅衡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使用的几个概念，即

“把标出项称为异项，非标出的称为正项，非正非异
的称为中项”。下面就具体来考察选取的个案中所体
现出的“标出性”和它发展变化的特征。
嘉峪关魏晋墓位于嘉峪关市东北 20公里处的新

城乡戈壁滩上，始掘于 1972年。在嘉峪关以东至酒
泉市以西 20公里的范围内，共有 1400多座魏晋时
期(公元 220年—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被誉为
“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可以从中看出，嘉峪关魏晋
墓的墓室壁画与其他艺术作品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魏晋南北朝是我国
历史上一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期，而正是基于这个

原因，也使这时期的文化氛围相对自由。频繁的战

争带来人口的大量迁徙导致魏晋成为北方民族大

融合的重要时期，在河西地区，大量中原人口的迁

入使少数民族发生着缓慢的汉化。除此之外，由于
河西地区多个民族长期杂居的历史因素，该地区人

民除汉化之外，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羌化、胡化。
第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民族杂居是河西

地区的民族特性。由于河西走廊位于沙漠边缘的戈
壁滩，历史上当地少数民族主要以游牧作为生产方

式，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半游牧半

农耕的生产方式。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
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上述两个特征使嘉峪关魏晋墓与同一时期的辽阳

魏晋墓区分开来。
第三，墓室壁画相对于其他壁画的特殊性。墓

室壁画最突出的特殊性为：它在创作完成后就深埋

于地下，与社会断开了联系，对后世失去了直接影

响力。这个特征使它与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壁画区别
了开来。
基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自身的特性，我们把当

时的社会文化做一个横截面，由此来考察“标出项”
（异项）的变化。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是汉民族
表征的农耕文化（正项），亚文化则是少数民族表征

的游牧文化（异项），而河西走廊所表征的是这个社

会横截面的“中项”。
在所有形成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中，“文化标出

问题，都落在正项 /异项 /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
性关系中，任何文化范畴的两元对立，如正常 /异常、
智 /愚，由于中项的介入，都处于三元的动力性变化
之中。”在大多数二元对立中，绝对正项和绝对异项
都是极少数，大多是介于其中的中项。因此，中项靠
向哪边决定了在一个文化现象中正项和异项是继续

隐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

———以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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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还是发生关系的逆转。我们的个案中，多
民族杂居的特征是中项，如果它认同汉民族文化，

该文化就仍然是社会主流文化；如果中项认同少

数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就会因争取到中项而逐渐变

成社会文化的正项，先前的正项自动转换为异项。
魏晋时代的甘肃河西墓室壁画多以表现现实

生活为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主要特征有两
点：图画表现方式是中国画传统的以线造型的笔

法。魏晋墓的壁画，都是先以线条勾勒出人物、动物
和器物的主要造型，再填以土红、朱砂、赭石、黄色
等，形成了热烈明快的色调。线条较有力度，能体现
出所勾画事物的特性，人、动物、器物以及建筑的造
型都已经有较高的相似性（但尚未达到传神的境

界）。构图上“沿用了汉画构图中常见的横分割二层
或多层分层排列，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事物，用装饰
性很强的平视形式构图组织在一起”。这些构图的
基本笔法和布局，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魏晋墓的
壁画相比起同一时期的绘画来说，仍体现出技巧上

的落后性。多个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
程，首先是多民族的杂居，然后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融

合，这一过程体现出较低级的生产方式向较高级的

生产方式靠近的特征。最后是文化上的融合，多个民
族在共同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上建构起表现于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才算是真正的民族融合。就河西走廊的
民族融合来看，当地人除了被“汉化”以外，也有部分
的被羌化和胡化。这个特征反映在魏晋墓的壁画上，
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绘画技巧上落后于同时期汉民

族的作品。其次，壁画的内容反映出河西走廊当时并
没有完全被汉化，他们狩猎和烤肉的图画，表现出

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状态。再次，文化的融合体现
出了互相排斥、互相渗透，最后达到统一的特征。河
西文化作为当时文化的“中项”，兼有了“正项”和“异
项”的特点，呈现出逐渐向正项靠拢的趋势。
问题在于，既然“中项”兼有正项和异项的特征，

为什么它是导向了正项而不是异项？这其间有众多

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正项对于中项的包容，这种包容是通过降

低正项的标准来实现的。《礼记·王制篇》中“中国夷
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的说法是汉民族
朴素的民族观，而在《孟子·滕文公》中提出了“用夏
变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些
说明了汉民族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包

容。二是，在这对正项和异项的对立关系中，少数民

族的文化作为异项，其自身的包容性和吸纳性是非

常有限的，所以他们是无法使中项偏向自己。
在此特殊的环境中，汉文化的包容和影响是通

过什么来实现的呢？笔者认为这属于显性文化传统

和隐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问题。所谓显性文化传
统，就是“一部分以文本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文化
传统，一部分以制度方式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传

统”。而隐性文化传统则是指“一部分以观念形态体
现出来的文化观念，以及作为文化传统承载物的某

些语言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个个案中，显性
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势弱的，主要因为地域偏远导致

了传统思想的控制力减弱，而文本和制度方面的影

响力在当地也只能表现势弱。但是，我们明显地可
以从壁画中看到汉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在此起到重

要影响作用的是隐性的文化传统。首先，当汉族大
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并和他们共同生活时，语言的

统一也是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当地的少数民族在

逐渐学说汉语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接受汉

民族的思维方式了。其次，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的
汉族人，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中会不自觉地将汉民

族的文化思想理念传达给少数民族的人们。这些潜
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

习俗中，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开始接受汉民族文化，

从而不断偏向“正项”。
通过对嘉峪关魏晋墓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一个美学现象背后所潜在

的文化现象中，正项对中项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文化

传统的影响力。即使在显性文化传统呈现出势弱的
情况下，中项也会在隐性文化传统的强大包容力下

不断趋向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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